


























久。英国挂钟敲着英国的 17 点钟。] 
  
史密斯夫人   哟，九点钟了。我们喝了汤，吃了鱼，猪油煎土豆和英国色拉。孩子们喝了英国酒，今儿
晚上吃得真好。要知道我们住在伦敦郊区，我们家又姓史密斯呀。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   不管怎么说，拐角那家铺子的油比哪家的都好……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   鱼倒是新鲜。我可没馋嘴，就吃了两块，不，三块。吃得我拉肚子。你也吃了三块，可你
那第三块比头两块小，我可比你吃的多得多。今晚我比你吃得下。怎么搞的？往常总是你吃得多，你可不
是个没胃口的人呀。 
  [史密斯先生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   可就是汤多少咸了点，反正比你有味儿，嗳嗳嗳！大葱搁多了，洋葱少了。真后悔没叫玛
丽在汤里加点大料，下回我可得自己动手。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   帕克太太认识一个杂货店老板，是个罗马尼亚人，叫波彼斯库.罗森费尔德，他刚从君士
坦丁堡来，是个做酸牛奶的大行家，安德烈堡的酸奶制造商毕业的。明天我去找他买一口专做罗马尼亚民
间酸奶用的大铁锅来，在伦敦郊区不常碰上这种货。 
  [史密斯先生照样读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   酸奶酪对胃病、腰子病、盲肠炎和偶像崇拜症都有特效。这是常给我们邻居乔恩家的孩子
看病的那个麦根基.金大夫告诉我的。他是个好大夫，信得过的。他自己没用过的药是从来不开的。他替帕
克动手术前，先给自己的肝脏开 ，尽管他什么病也没有。 
史密斯先生   那为什么他自己动手术没事，帕克倒被他治死了呢？ 
史密斯夫人   他自己的手术成功了，可帕克的手术没做好呀。 








史密斯夫人   为什么？ 
史密斯先生  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要是不能同病人共同把病治好就应该同病人一块去死。遇到海浪，船长总
是同他的船一起殉职，不自个儿偷生。 
史密斯夫人   病人能比做船？ 
史密斯先生   干吗不能？船也有船的毛病嘛，再说，你那个大夫跟军舰一样健康。所以说，他得和病人
同时暴死，像大夫同他的船一起完蛋一样。 
史密斯夫人   噢！我原先没想到……或许有道理……那—这得出什么结论呢？ 
史密斯先生   这就是说，医生是江湖骗子的，而病人也都是一路货色。英国只有海军才是正直的。 
史密斯夫人   水手可不。 
史密斯先生   那当然。 
  [间歇。] 
史密斯先生   （报纸仍然不离手）有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民事栏里总登去世的人的年龄，却从来不
登婴儿的年龄？真荒唐。 
史密斯夫人   这我可没有想到过！ 
  [又一阵沉默。钟敲七下。静场。钟敲三下。静场。钟半下也不敲。] 
史密斯先生   （报纸不离手）咦，这儿登着勃比.华特森死了。 
史密斯夫人   我的天，这个可怜人，他什么时候死的？ 
史密斯先生   你十吗这副吃惊的样子？你明明知道，他死了有两年了。你不记得了？一年半前你还去送
过葬的。 
史密斯夫人   我当然记得，一想就想起来了。可我不懂，你看到报上这消息为什么也这样吃惊？ 
史密斯先生   报上没有。是三年前有人讲他死了，我靠联想才想起这事来了。 
史密斯夫人   死得真可惜！他还保养得这样好。 









史密斯夫人   这可怜的女人勃比。 
史密斯先生   这勃比是男的，你怎么说成女的了？ 
史密斯夫人   不，我想到是他妻子。她同他丈夫勃比一样，也叫勃比.华特森。因为他们俩同名同姓，
见到他们俩在一起，你就分不清谁是谁了。直到男的死了，这才真知道谁是谁了。可至今还有人把她同死
者弄混的，还吊唁她呢。你认识她？ 
史密斯先生   我只是在给勃比送葬的时候偶然见过她一次。 
史密斯夫人   我从没见过她，她漂亮吗？ 
史密斯先生   她五官端正，可说不上漂亮。块头太大，太壮实了。她五官不正，倒可以说很漂亮。个子
太小又太瘦。她是教唱歌的。 
  [钟敲五下。间歇多时。] 
史密斯夫人   这一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史密斯先生   迟明年春天吧！ 
史密斯夫人   那得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史密斯先生   要送份结婚礼物。我在考虑送什么。 
史密斯夫人   从我们结婚别人送的那七个银盘中拿一个去送他们不行吗？我们从来没用过。 
  [短暂的静场。钟敲了两下。] 
史密斯夫人   她年纪轻轻就守寡，够她伤心的了。 
史密斯先生   幸亏他们没孩子。 
史密斯夫人   他们就差没孩子！可怜的女人，不然叫她怎么办？ 
史密斯先生   他还年轻，还可以再结婚。男人死了她巴不得。 
史密斯夫人   那谁照看孩子呢？他们有一男一女呀。这两个孩子叫什么？ 











史密斯先生   有呀，勃比.华特森的一位堂兄。 
史密斯夫人   谁？勃比.华特森？ 
史密斯先生   你说的是哪个勃比.华特森？ 
史密斯夫人   说的就是勃比.华特森呀，死去了的勃比.华特森的另一位叔父老勃比.华特森的儿子。 
史密斯先生   不对，不是他，是另一个。是死了的勃比.华特森的姑妈勃比.华特的儿子。 
史密斯夫人   你是说勃比.华特森，那个推销员？  
史密斯先生   勃比.华特森全家都是推销员。 
史密斯夫人   多苦的行当！可赚大钱呀。 
史密斯先生   是呀，只要没有竞争。 
史密斯夫人   什么时候才没竞争？ 
史密斯先生   星期二，星期四同星期二。 
史密斯夫人   一个礼拜有三天？勃比.华特森在那儿天里干吗？ 
史密斯先生   他休息，睡觉。 
史密斯夫人   为什么这三天没竞争他们就不干活呢？ 
史密斯先生   我哪能都知道。我不能一一回答你这些愚蠢的问题。 
史密斯夫人   （有伤自尊心）你说这话侮辱我？ 
史密斯先生   （满脸微笑）你明知道没这个意思。 
史密斯夫人   男人都是一路货！你们呆在那里，不是叼着烟卷，就是抹粉、擦口红，一天五十次，要不
就是一个劲没完没了灌黄汤！ 








史密斯夫人   我呀，才不在乎呢！你要是讲这些来叫我讨厌，那……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玩笑！ 
  [史密斯夫人把袜子扔得老远，生气了，站起来。] 
史密斯先生   （也站起来，向妻子走去，温情地）啊，我的烤小鸡，干吗发火呢？你明知道我是开玩笑
的呀！（搂住她的腰，吻她）我们扮演了一对多么可笑的老情人呀！来，我们关灯睡觉去！ 
  
                                         第二场 
  
  [前场人物，加上玛丽。] 
玛丽   （边说边上场）我是女佣人。我下午过得特快活。我跟个男人上电影院，看的是有女人的电影，
打电影院出来，我们去喝酒，喝牛奶，随后又读报来着。 
史密斯夫人   但愿价钱过了个快快活活的下午，看个了电影院，还又喝了酒，又喝了牛奶。 
史密斯先生   还读了报！ 
玛丽   你们的客人马丁夫妇在门外。他们早就来了，一直等我，不敢自个儿进来。他们今晚上要和你们
一起吃晚饭？ 
史密斯夫人   啊，对了，我们是等他们来着。后来都饿了，老不见他们来，不等他们就准备吃啦。这一
整天我们可什么也没吃呀，你不该出去的！ 
玛丽   是您准许的呀。 
史密斯先生   可不是故意把你支开的啊！ 
玛丽   （一阵大笑，跟着就哭，转而又笑眯眯地）我替自己买了个尿盆。 
史密斯夫人   亲爱的玛丽，请把门打开，让马丁夫妇进来。我们就去换身衣服。 
  [史密斯夫妇从右边下。玛丽开左边的房门，马丁夫妇上。] 
  









  [玛丽和马丁夫妇。] 
  
玛丽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太不礼貌了，应该准时嘛，懂不懂？现在就坐那里，等着吧。（下） 
  
                                            第四
场 
  
  [前场人物，除去玛丽。 
  马丁夫妇面对面坐下，不说话，相互腼腆地微笑。] 
  
马丁先生   （下面这段对话要用一种拖长、平淡的声音说，声调有些像唱歌，但不要有任何起伏）请原
谅，夫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马丁夫人   我也是，先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马丁先生   夫人，我会不会在曼彻斯特碰巧见到过您？ 
马丁夫人   这很可能。我就是曼彻斯特人！可我记不很清楚，先生，我不敢说是不是在那里见到您的。
马丁先生   我的天！这太奇怪了！我也是曼彻斯特人，夫人！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不过，我，夫人，我离开曼彻斯特差不多有五个星期了。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多巧啊！我也是，先生，我离开曼彻斯特差不多也五个星期了。 
马丁先生   夫人，我乘早上八点半的火车，五点差一刻到伦敦的。 








马丁先生   我的天，这太奇怪了！说不定，夫人，我是在火车上见到您的？ 
马丁夫人   这很可能，真没准儿，非常可能，总而言之，没法说不！……可是，先生，我一点儿也记不
起来了！ 
马丁先生   我坐的是二等车，夫人。英国没二等车，可我还是坐的二等车。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真巧！先生，我坐的也是二等车。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我们说不定就是在二等车厢里碰上的，亲爱的夫人！ 
马丁夫人   这很可能，真没准儿。可我记不太清楚了，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   我的座位是在八号车厢，六号房间，夫人！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我的座位也是在八号车厢六号房间呀！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多巧啊！亲爱的夫人，说不定我们就是在六号房间碰见的？ 
马丁夫人   这很可能，不管怎么说！可我记不起来了，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   说实在的，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说不定我们就是在那里见到的。如果我记得起来的
话，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 
马丁夫人   噢！真的，肯定，真的，先生！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就是三号座位，靠窗口，亲爱的夫人。 
马丁夫人   噢，我的天，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我是六号座位，靠窗口，在您对面，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   噢，我的天，这太奇怪了，多巧啊！亲爱的夫人，我们原来面对面！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这有可能，先生，可我记不起来！ 
马丁先生   说真的，亲爱的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我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场合见到的。 
马丁夫人   真的，可我一丁点也不能肯定，先生。 
马丁先生   亲爱的夫人，那位请我替她把行李放到架子上，然后向我道谢，又允许我抽烟太太，难道不
是您？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多巧啊！嗯，哦，哦，夫人，我们或许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吧？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真巧！亲爱的先生，这很可能！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   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 
[静场片刻。钟敲二点又敲一点。] 
马丁先生   亲爱的夫人，我来伦敦一直住在布隆菲尔特街。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先生，我来伦敦也一直住在布隆菲尔特街。 
马丁先生   这太奇怪了，嗯，哦，哦，亲爱的夫人，我们也许就是在布隆菲尔特街遇见的。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无论如何，这很可能！亲爱的先生，可我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   亲爱的夫人，我住在十九号。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我也是住在十九号。 
马丁先生   嗯，哦，哦，哦，哦，哦，亲爱的夫人，我们也许就是在这幢房子里见面的吧 
马丁夫人   这很可能，亲爱的先生，可我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   亲爱的夫人，我的套间在六层楼，八号。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我的天，这太怪了！真巧，亲爱的先生，我也住在六层楼，八号房间。 
马丁先生   （若有所思）这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多巧啊！您知道，我卧室里有张床。
床上盖着一条绿色的鸭绒被。亲爱的夫人，我这房间，这床呀，绿色的鸭绒被呀，在走廊尽里头，在卫生
间和书房中间！ 
马丁夫人   太巧了，啊，我的天哪！巧极了！我的卧室也有张床，也是盖的一条绿色鸭绒被，也在走廊
尽里头，亲爱的先生，也在卫生间和书房中间呀！ 
马丁先生   这太古怪，太奇怪，太妙了！哦，夫人，我们住在同一间房里，睡在同一张床上，亲爱的夫
人。也许就是在那儿我们遇上了？ 









马丁先生   我有个小女儿，亲爱的夫人，我那小女儿同我住在一起。她两岁，金黄头发。她一只白眼
珠，一只红眼珠，她很漂亮，亲爱的夫人，她叫爱丽丝。 
马丁夫人   多希奇的巧合啊！我也有个小女儿，两岁，一只白眼珠，一只红眼珠，她很漂亮，也叫爱丽
丝。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   （依然拖腔拖调地、平淡地）这太奇怪了，太巧了，真怪，亲爱的夫人，说不定我们讲的就
是同一个女孩啊！ 
马丁夫人   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这很可能。 
[较长时间的静场……钟敲二十九下。马丁先生思考多时，缓缓站起，不慌不忙地向马丁夫人走去。马丁先
生庄严的神态使她大为吃惊，她也缓缓站了起来。]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 























马丁先生   宝贝儿，忘掉我们之间的往事吧。我们现在既然重逢，千万别再失散了，还是像从前一样生
活吧。 
马丁夫人   好的，宝贝儿。 
  





史密斯夫人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请原谅，让你们久等了。我们考虑过，早就打算向你们表示应有的
敬意，我们一经获悉二位赏光，不预先通知便光临寒舍，我们才急忙换上了大礼服。 
史密斯先生   （狂怒）我们整天一点东西也没吃，等了你们四个小时！你们为什么迟到？ 
  [史密斯夫妇在客人对面坐下。挂钟伴随台词根据情况或强或地敲打着。 
  马丁两口子，特别是马丁夫人，神态窘困而胆怯。于是话不投机，众人起初言语滞涩。长时间沉默，令
人难堪。随后，时而沉默，时而迟疑。] 








  [静场。] 
史密斯夫人   嗯……嗯…… 
[静场。] 
马丁夫人   嗯……嗯……嗯…… 
[静场。] 
马丁先生   嗯……嗯……嗯……嗯…… 
[静场。] 
马丁夫人   噢，肯定！  
[静场。] 
马丁先生   我们都感冒了。 
[静场。] 
史密斯先生   可天气并不冷。 
[静场。] 
史密斯夫人   没有穿堂风。 
[静场。] 
马丁先生   噢，没有，幸亏。 
[静场。] 
史密斯先生   哎呀呀呀呀…… 
[静场。] 
马丁先生   您有点感伤？ 
[静场。] 









马丁夫人   噢，先生，您这年纪，可不该…… 
[静场。] 
史密斯先生   人老心不老啊。 
[静场。] 
马丁先生   这倒是。 
[静场。] 
史密斯夫人   都这么说。 
[静场。] 
马丁夫人   也有反过来说的。 
[静场。] 
史密斯先生   真理介乎正反之间。 
[静场。] 
马丁先生   言之有理。 
[静场。] 
史密斯夫人   （对马丁夫妇）你们到各地旅行，准有不少有趣的见闻，同我们聊聊。 
马丁先生   （对他夫人）说说，亲爱的，你今天看见什么了？ 
马丁夫人   何必说呢，说了人家也不信。 
史密斯先生   我们不会怀疑您的诚意！ 
史密斯夫人   您要这么想，那可伤我们的心了。 
马丁先生   （对他妻子）你伤人家的心了，亲爱的，你要这么想的话…… 








马丁先生    亲爱的，快说呀。 
史密斯先生   啊，大家可以开开心。 
史密斯夫人   怎么了？ 
马丁夫人   好，今天呀，去菜市买菜的时候，这蔬菜越来越贵…… 
史密斯夫人   后来呢？ 
史密斯先生   别打岔，亲爱的，你真讨厌。 
马丁夫人   我在街上，咖啡馆旁边，看见一位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的，年纪有五十上下，说不定还不
到…… 
史密斯先生   谁呀？他干吗？ 
史密斯夫人   谁呀？他干吗？ 
史密斯先生   （对他夫人）别打岔，亲爱的，你真讨嫌。 
史密斯夫人   亲爱的，是你头一个打岔的，没教养！ 
马丁先生   嘘！（对他妻子）这位先生怎么了？ 
马丁夫人   是这样，你们该说我胡诌了，他一条腿跪在地上，弯着腰。 
马丁先生和史密斯夫妇   噢？ 
马丁夫人   是呀，弯着腰。 
史密斯先生   不会的。 
马丁夫人   就是弯着腰嘛。我凑到他跟前一看…… 
史密斯先生   他干什么？ 
马丁夫人   系鞋带儿，鞋带开了。 
其余三人   奇妙极了！ 








马丁先生   不信？到马路上遛遛去，比这离奇的有的是，就说今天吧，我在地铁里见到一位先生，他坐
在长凳上，安安静静看报呢。 
史密斯夫人   真是无奇不有！ 
史密斯先生   说不定还是那个人。 
  [门外铃响。] 
史密斯先生   哎，响铃了。 
史密斯夫人   准有人。我看看去。（去看，开门，又回转身）没人。 
  [史密斯夫人重新坐下。] 
马丁先生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铃声。] 
史密斯先生   哎，响铃了。 
史密斯夫人   准是有人。我看看去。（去看，开门，又回转身）没人。 
  [史密斯夫人回到她座位上。] 
马丁先生   （忘了讲到哪里了）呃…… 
马丁夫人   你说你再举个例子。 
马丁先生   噢，对。…… 
  [铃声。] 
史密斯先生   哎，响铃了。 
史密斯夫人   我再也不去开门了。 
史密斯先生   行，可是这回准是有人呀！ 
史密斯夫人   第一回，没人。第二回，又没人。凭什么你认为这回准有人？ 








马丁夫人   这不是理由。 
马丁先生   怎么？听到门铃响，门外就是有人按铃叫门呢。 
马丁夫人   不一定就有人。刚才你们明明看到了！ 
马丁先生   多半是有人的。 
史密斯先生   就说我吧，我到别人家去，要进门就按铃。我想人人如此，而且每次响铃都是有人。 
史密斯夫人   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刚才你也明明看见。 
马丁夫人   您妻子说得对。 
马丁先生    啊！你们女人总是互相袒护。 
史密斯夫人   好，我去看看。要不你又要说我固执了，你看看吧，准还是没人！（去看。开门，又关
上）你看，没人。 
  [史密斯夫人回到她座位上。] 
史密斯夫人   啊！男人们总以为他们常有理，可他们总是没理！ 
  [又听见铃响。] 
史密斯先生   哎，响铃了。准是有人。 
史密斯夫人 （大发雷霆）别再叫我开门去了！你明明看见，我白跑了几趟，经验告诉我们听见门铃响，门
外准没人。 
马丁夫人   准没人。 
马丁先生   不一定吧。 
史密斯先生   岂止不一定，大多数情况下，听到门铃响，还就是有人。 
史密斯夫人 他这人总是固执己见。 
马丁夫人   我丈夫也一样，特别固执。 








马丁先生   说不定夫有。 
史密斯夫人 （对她丈夫）没有。 
史密斯先生   有。 
史密斯夫人   我说没有就没有。无论如何，你别再想叫我白跑腿了。要看，你自己去！ 
史密斯先生   我去就我去。 
  [史密斯夫人耸肩。马丁夫人摇头。] 
史密斯先生   （去开门）啊！您好！（望了史密斯夫人和马丁夫妇一眼有，三人大吃一惊）是消防队
长！ 
  
                                            第八场
  [前场人物及消防队长。] 
消防队长   （自然免不了戴一项亮闪闪的大头盔，穿一身制服）夫人们，先生们，你们好！（众人尚在
惊讶之中，史密斯夫人气呼呼地把头一扭，不理睬他）您好，史密斯夫人，您像是在生气呢。 
史密斯夫人   哦！ 
史密斯先生   这……您瞧……我夫人错了还感到受了委屈。 
马丁先生   队长先生，他们两口子刚才顶嘴来着。 
史密斯夫人   （对马丁先生）跟您没关系！（对史密斯先生）我们夫妻吵嘴，请你别把外人搅和进来。
史密斯先生   啊，亲爱的，没什么关系。队长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母亲追过我，我也认识他父亲。他
对我说，等我有了女儿，要我许配给队长。可他没等得及就死了。 
马丁先生   这不怪他，也不怪你。 
消防队长   喂，说什么呢？ 
史密斯夫人   我丈夫胡说…… 








马丁先生   是她胡说！ 
马丁夫人   不对。是他胡说！ 
消防队长   你们别激动。史密斯夫人，您说给我听听看。 
史密斯夫人  好吧，是这么回事—可同您说实话我总不太好意思，不过，人对待消防应该像对待忏悔的神
父一样。 
消防队长  究竟怎么回事？ 
史密斯夫人   我们刚才争吵来着，因为我丈夫说，听见门铃响准是有人。 
马丁先生   可以这么认为。 
史密斯夫人 可我说，门铃只要一响准没人。 
马丁夫人   这可能显得挺怪的。 
史密斯夫人   可就这么回事。不是从理论上推断，有事实根据。 
史密斯先生   不对，队长就是在门外！他按的铃，我开的门，人家就在嘛。 
马丁夫人   什么时候？ 
马丁先生   就刚才那会。 
史密斯夫人   对呀，那铃已经响了四回才见到人的呀，第四回不能算。 
马丁夫人   是呀，只能算头三回。 
史密斯先生   队长先生，该我向您提几个问题了。 
消防队长   提吧。 
史密斯先生   我开门见到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您按的铃？ 
消防队长   对，那是我。 
马丁先生   您当时在门口？您按铃是要进来？ 








史密斯先生   （对他妻子，得意地）你看，我对了吧？听见铃响，就是有人在按铃。你不能说队长不是
人吧。 
史密斯夫人   当然不能说。我再说一遍：我只讲头三回，第四回不算。 
马丁夫人   那第一回按铃的也是您？ 
消防队长   不，不是我。 
马丁夫人   你们听到没有？响铃可并没有人。 
马丁先生   也许是别的什么人？ 
史密斯先生   您在门口待了好一会吧？ 
消防队长   三刻钟。 
史密斯先生   您没看见什么人？ 
消防队长   没人，肯定没有。 
马丁夫人   您听没听见第二次铃响？ 
消防队长   听见的，那也不是我，再说，一直没别人。 
史密斯夫人   瞧，还是我对啦！ 
史密斯先生   （对他妻子）别忙。（对消防）那当时您在门口干什么来着？ 
消防队长   什么也没做，我待着，想事来着。 
马丁先生   （对消防队长）可第三次……也不是您按的铃？ 
消防队长   是，是我。 
史密斯先生   可开了门并没见到您。 
消防队长   那是因为我藏起来了……想开个玩笑。 
史密斯夫人   别笑！队长先生，这种事还笑得出来！ 








史密斯夫人   绝不会有人！ 
史密斯先生   就是有人！ 
消防队长   我来调解吧，你们俩都有些道理。门外响铃的时候，有时候有人，有时候没人。 
马丁先生   我觉得这话合乎逻辑。 
马丁夫人   我也觉得。 
消防队长   实际上，事情很简单。（对史密斯夫妇）拥抱吧！ 
史密斯夫人   刚才已经拥抱过了。 
马丁先生   他们明天再拥抱不迟。他们有的是时间。 
史密斯夫人   队长先生，您既然帮助我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就别拘束，脱了头盔，坐一会。 
消防队长   请原谅，我可不能多待。这头盔我倒是很愿意脱，可没时间坐。（坐下，没摘头盔）老实
说，我来完全是为别的事。我正在值勤。 
史密斯夫人   您来这里有何公务，队长先生？ 
消防队长   我得请你们原谅我冒昧，（极为窘迫地）嗯……（指着马丁夫妇）可不可以……当着他们的
面…… 
马丁夫人   没什么关系。 
马丁先生   我们是老朋友。他们对我们什么都讲。 
史密斯先生   说吧！ 
消防队长   好吧，是这么回事，你们家有没有失火？ 
史密斯夫人   您问这干什么？ 
消防队长   因为……请原谅，我奉命，城里只要起火，都得灭掉。 
马丁夫人   只要起火？ 








史密斯夫人   （困惑不解地）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是不是我看看去？ 
史密斯先生   （嗅）不会的呀，没闻到焦味呀。 
消防队长   （懊丧地）一点也没有？烟囱里也不冒点火？阁楼或是地窖里没什么东西烧着了？一点点火
灾的苗子都没有？ 
史密斯夫人   听我说，我不愿意使您难过，可我想我们家这会儿什么事也没出。我答应您，一有什么
事，就马上通知您。 
消防队长   千万记住，您可得帮我的忙呀！ 
史密斯夫人   说定了。 
消防队长   （对马丁夫妇）你们家呢？也没烧着什么？ 
马丁夫人  可惜，没有。 
马丁先生   眼下事情不太妙啊！ 
消防队长   真糟糕！差不多什么事也没有，烧的只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这里烧个烟囱，那里烧个烟囱，
那里烧个草料房，没什么大乱子，靠这些没法有进项在。没收入，还有什么生产奖金好拿？ 
史密斯先生   到处一样，都不妙啊。今年是，贸易也好，农业也好，跟火灾一样，都吹了。 
马丁先生   没麦子，也就没火灾。 
消防队长   也没水灾。 
史密斯夫人   可有糖呀。 
史密斯先生   那是从国外进口的。 
马丁夫人   可有了火灾还要进口的话就难了，上不起税呀！ 
消防队长   有还是有，少就是了，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中煤气的。上星期就有个青年女人打开煤气没关，
给熏死了。 
马丁夫人   她忘关了？ 








史密斯先生   这样稀里糊涂没不出乱子的。 
史密斯夫人   您去火柴商的家里看过了？ 
消防队长   用不着，他保了火险。 
马丁先生   那您替我去韦克费尔德本堂副神父家看看！ 
消防队长   我可没权利上神父的家去灭火。主教大人要发火的。他们有火自个儿灭，要不就叫童贞女来
灭。 
史密斯先生   要不到杜朗家看看去。 
消防队长   那也去不得，他只入了英国籍，不是英国人。入英国籍的人有权有房子，可房子着火他们没
权去灭。 
史密斯夫人   那去年这家失火，火还是被救灭了！ 
消防队长   他自个儿偷偷地救的。我才不会去告发他。 
史密斯先生   我也不会。 
史密斯夫人   您既然没太急的事，队长先生，就再待会吧。您给我们讲点开心事吧。 
消防队长   要不要我给你们讲些小故事？ 
史密斯夫人   哦，那好哇，您太可爱了（拥抱他） 
史密斯先生和马丁夫妇   好，好，讲故事，太好了！（鼓掌） 
史密斯先生   更有趣的还在于，消防队的人讲的故事都是真的，亲身经历过的。 
消防队长   我讲的都是我自己遇到的，真事，只讲真事，不讲书上的。 
马丁先生   说得对，真实存在于生活中，可不在书本里。 
史密斯夫人   开始吧！ 
马丁先生   讲吧！ 








消防队长   （连连咳嗽）请原谅，别这么瞅着我，叫我怪不好意思的。你们知道我这人腼腆。 
史密斯夫人   他真可爱！（拥抱他） 
消防队长   我总归要讲的。可你们得答应我，别听。 
马丁夫人   那—要是不听的话，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消防队长   这我刚才倒没想到！ 
史密斯夫人   我早对你们说了，他还是个孩子。 
马丁先生和史密斯先生   啊，可爱的孩子！（拥抱他） 
马丁夫人   鼓起勇气。 
消防队长   好吧，是这样的。（直咳嗽，随后，声音激动，又直哆嗦）《狗和牛》，一个亲身经历过的
寓言。有一次，另外一只牛问另一只狗：“你为什么不把你那长鼻子吞下去？”“对不起，”，狗回答
道，“因为我以为我是只大象。” 
马丁夫人   这个寓言是什么意思呀？ 
消防队长   要您自己领会去。 
史密斯先生   说得对。 
史密斯夫人   （大怒）再讲一个！ 
消防队长   有个小牛犊吃了好多玻璃碴子。于是乎，得分娩了，就生下了一头母牛。然而，这个小牛是
个男孩子，母牛不能叫它“妈妈”，也不能喊它“爸爸”，因为总还是只小牛。这牛犊就只好同一个人结
婚了。市政府使根据时行的风尚，颁布了所有的措施。 
史密斯先生    照卡昂的风尚。 
马丁先生   像卡昂的牛杂碎。 
消防队长   您怎么知道的？ 
史密斯夫人   报纸都登了。 








消防队长   我再给诸位讲一个《公鸡的故事》。有一次，一只公鸡想装成狗。可是砸锅了，一眼就叫人
给认出来了。 
史密斯夫人   可相反的，狗装成公鸡从来没人认出来。 





马丁夫人   真有趣。 
史密斯夫人   不坏。 
马丁先生   （同史密斯先生握手）祝贺您。 
消防队长   （炉忌地）没什么出色的，再说，我早听过。 
史密斯先生   真骇人。 
史密斯夫人   可这不是真事。 
马丁夫人   是真事。可惜呀。 
马丁先生   （对史密斯夫人）该您了，夫人。 
史密斯夫人   我只有一个故事，我这就讲，叫做《花束》。 
史密斯先生   我妻子总是挺罗曼蒂克。 
马丁先生   这才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女人。 
史密斯夫人   听着：有一次，一个未婚夫带了束花儿给他的未婚妻，女的说谢谢，可谢字还没出口，这
未婚夫就把他给未婚妻的花拿了回去，为的是给他未婚妻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拿回来”，一边说
“再见”，就一边把花拿回去，并打这儿打那儿地走远啦。 
马丁先生   啊，真好听！（拥抱史密斯夫人，不拥抱也可以） 
马丁夫人   史密斯先生，您有个真叫人羡慕的妻子。 








史密斯夫人   （对消防队长）队长，再讲一个吧！ 
消防对长   不不，太迟了。 
马丁先生   还是讲一个吧。 
消防队长   我太累了。 
史密斯先生   为我们效劳效劳吧。 
马丁先生   请求您— 
消防队长   不行。 
马丁夫人   您的心凉冰冰的，我们可是在炭火上烤着呢。 
史密斯夫人   （跪在他面前，抽抽噎噎，或是不跪也不哭）我求求您。 
消防队长   得。 
史密斯先生   （凑在马丁夫人耳边上）他同意啦！他还想讨人嫌呢。 
马丁夫人   真扯淡。 
史密斯夫人   倒霉。我刚才太客气了。 











马丁先生   如果没弄错的话，我认识他这第三房妻室。她在马蜂窝里吃鸡。 








史密斯妇人   嘘! 
消防队长   我是说，他第三个老婆是当地 好的接生婆的女儿，这接生婆年轻守寡…… 
史密斯先生   同我妻子一样。 
消防队长   后来又跟个配玻璃的结婚，这配玻璃的精力充沛，同火车站长的女儿生过一个儿子，这小子
生财有道…… 
史密斯夫人   他玩铁路。（此处一语多意，可以转而理解为一种扑克牌的玩法） 
马丁先生   他玩扑克牌。 
消防队长   他娶了个一年九季做买卖的老板娘，这老板娘有个兄弟是镇长，这镇长找了个金发女郎做老
婆。这女教师的堂兄是个钓鱼的…… 
马丁先生   用死线钓活鱼？ 
消防队长   这钓鱼的找上另一个金发女教师作老婆，这个金发女教师和那个金发女教师名字都叫玛丽，
她兄弟又和另一个玛丽结了婚，这一个玛丽又是个金发女教师…… 
史密斯先生   她既然一头金黄头发，就只能是玛丽了。 
消防队长  ……她父亲由加拿大的一个老太太抚养成人，这老太太是个神甫的侄女，这个神甫的祖母同大
家一样，冬天经常感冒。 
史密斯夫人   奇怪的故事，真叫人难以相信。 
马丁先生   感冒的时候得戴上彩带。 
史密斯先生   这多余的谨慎，可绝对必要。 
马丁夫人  请原谅，队长先生，我还没太听懂您的故事呢。 后讲到神甫的祖母，就把人搅糊涂了。 
史密斯先生   落到神甫手掌里，总是纠缠不清的。 
史密斯夫人   可不是，队长，再从头讲起！大伙都要求您。 
消防队长   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讲了，我正值勤呢，就看这会儿几点钟了。 








消防队长   那钟呢？ 
史密斯先生   它有毛病，精神矛盾，指的时间总相反。 
  




玛丽   夫人……先生…… 
史密斯夫人   什么事？ 
史密斯先生   你来干什么？ 
玛丽   请夫人、先生原谅……也请诸位夫人和先生原谅……我想……我想……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了。 
马丁夫人   她说什么？ 
马丁先生   我看我们朋友的这个女佣人发疯了……她也要讲故事。 
消防队长   她也不瞧瞧她那德行？（眼睛直望着她）啊！ 
史密斯夫人   关你什么事？ 
史密斯先生   玛丽，你真是不识事务…… 
消防队长   啊！可不就是她！不可能。 
史密斯先生   你们？ 
玛丽   不可能！这儿？ 
史密斯夫人   这，这什么意思？ 
史密斯先生  你们是朋友吗？ 









玛丽   见到您真高兴……总算！ 
史密斯夫妇   啊！ 
史密斯先生   这太过分了，在这儿，在我们家，在伦敦郊区！ 
史密斯夫人   这成何体统！ 
消防队长   我 初那股火就是她给灭了的。 
玛丽   我是他的小喷水枪。 
马丁先生   如果是这么回事……亲爱的朋友们……这种感情说得过去，合乎人情，大可尊敬…… 
马丁夫人   凡合乎人情的都值得尊敬。 
史密斯夫人   可我还是不愿意看见她……在我们当中…… 
史密斯先生   她缺少起码的教育…… 
消防队长   啊，你们偏见太深。 
马丁夫人   我认为一个女佣人，尽管这与我无关，总归，只能是个女佣人…… 
马丁先生   即使她有时候能够打听到好些隐私。 
消防队长   放开我。 
玛丽  , ; 别生气！……他们再坏也不过那么回事。 
史密斯先生   嗯……嗯……你们含情脉脉，你们俩，可也有点儿……有点儿…… 
马丁先生   对，正是这词儿。 
史密斯先生   有点儿太外露…… 
马丁先生   有一种英国羞耻感，请诸位再次原谅我，我得陈述一个俗人的见解，外行人不理解，哪怕是
专家，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之所以这般表白，并非对诸位…… 








史密斯先生   什么也别讲了…… 
玛丽   噢，偏要讲！ 
史密斯夫人   去吧，我的小玛丽，乖乖儿去厨房里念您的诗吧，对着镜子…… 
马丁先生   得，我虽然不是女佣人，可我也是对着镜子念诗的。 
马丁夫人   今天早晨，你照镜子的时候可没看到你自己。 
马丁先生   因为我没在那呀…… 
玛丽   我是不是还是给你们背首小诗。 
史密斯夫人   我的小玛丽，您可真真真固执呀。 




























                                             第十
场 
[前场人物中少了玛丽] 
马丁夫人   真叫我一下子凉到脊背心…… 
马丁先生   可这诗里还是有那么点儿热乎劲儿…… 
消防队长   我觉得这诗好极了。 
史密斯夫人   总而言之…… 




史密斯夫人   会有什么事？烟囱里冒火苗子？ 
消防队长   啊，不至于。五分钟的热情，再就是稍稍会感到有点胃热。 
史密斯先生   我们可真舍不得您走。 
史密斯夫人   您可真逗。 








消防队长   （向门口走去，又站住）倒忘了，那秃头歌女呢？ 
 [全场肃静，窘迫不堪] 
史密斯夫人   她总是梳那种样子的头发！ 
消防队长   啊！得，先生们，夫人们，再见！ 
马丁先生   但愿您走运，来场大火！ 




                                           第十一场
  
[除消防队长外，前场人物都在] 
马丁夫人   我能买把小折 给我兄弟，可您没法把爱尔兰买下来给您祖父。 
史密斯先生   人固然用脚走路，可用电，用煤取暖。 
马丁先生   今天卖条牛，明天就有个蛋。 
史密斯夫人   日子无聊就望大街。 
马丁夫人   人坐椅子，椅子坐谁？ 
史密斯夫人   三思而后行。 
马丁先生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 
史密斯夫人   我说的话你别当真。 
马丁夫人   人各有命。 








史密斯夫人   老师教孩子识字，母猫给小猫喂奶。 
马丁夫人   母牛就朝我们拉屎。 
史密斯先生   在乡下时，我喜欢孤单和安静。 
马丁先生   您还没到过这种日子的年纪。 
史密斯夫人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对：您没他沉静。 
马丁夫人   一星期有哪七天？ 
史密斯先生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马丁先生   爱德华是个办事员。他姐姐兰西是个打字员，他兄弟威廉是个店员。 
史密斯夫人   这一家子真滑稽！ 
马丁夫人   我宁爱田里的一只鸟，也不爱手推车里的袜子。 
史密斯先生   吃皇宫里的牛奶不如喝自家的清汤。 
马丁先生   英国人把他们的窝还真当成皇宫。 
史密斯夫人   我西班牙文不灵。讲不清。 
马丁夫人   你把你丈夫的棺材给我，我就把我婆婆的拖鞋给你。 
史密斯先生   我找个耶酥会牧师，好把他许配给我们家女佣人。 
马丁先生   倘若面包也是树，则面包便是树，每当清晨，黎明十分，橡树便生橡树。 
史密斯夫人   我叔叔住在乡下，可跟接生婆不相干。 
马丁先生   纸用来写字，猫用来捉耗子。奶酪用来盖戳。 
史密斯夫人   汽车固然跑得快，烘箱拷肉也不坏。 
史密斯先生   别像火鸡样的呆望，还是同阴谋家拥抱。 
马丁先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马丁先生   社会进步再带点甜味，那就妙极了，没说的。 
史密斯先生   打倒上蜡！ 
  [史密斯先生 后这句话刚脱口，其他人都愣住没话说了，个个目瞪口呆，感到要出什么事了，钟敲得
也更加起劲。以下的对话要用一种令人寒颤、充满敌意的声调来念。敌意于神经质的气氛越来越强烈。
后，四个人都站了起来，彼此紧挨着，一面各自喊着各自的台词，一面挥舞着拳头，准备互相扑打] 
马丁先生   眼镜上抹鞋油越抹越黑。 
史密斯夫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 
马丁先生   我宁可宰个兔崽子，也不到花园里去唱歌。 
史密斯先生   白鹦哥，白鹦嘎，白鹦哥，白鹦嘎，白鹦哥，白鹦嘎，白鹦哥，白鹦嘎，嘎，嘎，嘎，
嘎，嘎。 
史密斯夫人   好一个屎粑粑，好一个屎粑粑，好一个屎粑粑来好一个屎粑粑，好一个屎粑粑，好一个屎
粑粑，屎粑粑，屎粑粑，屎粑粑。 
马丁先生   屎粑粑，稀拉拉，好一个屎粑粑来稀拉拉，屎粑粑，稀拉拉，好一个屎粑粑来稀拉拉，屎粑
粑，稀拉拉，好一个屎粑粑稀拉拉，屎粑粑稀拉拉，稀拉拉拉拉拉。 
史密斯先生   狗长跳蚤啦，哎呀呀，哎呀呀。 
马丁夫人   仙人掌，大尾巴！干果子和戴将军帽子的蠢弹子儿！ 
史密斯夫人   做咸鱼的把我们塞进咸鱼桶。 
马丁先生   当个偷牛汉，不如孵鸡蛋。 
马丁夫人   （嘴张得老大）哦！呀！哦！呀！让我磨牙！ 
史密斯先生   鳄鱼！ 
马丁先生   给尤利西斯一记嘴巴子！ 
史密斯先生   我可要躲进我可可树林里我的窝。 









史密斯夫人   老鼠老鼠长眉毛，眉毛里头没老鼠。 
马丁夫人   我的皮拖鞋你别碰！ 
马丁先生   我的皮拖鞋你别动！ 
史密斯先生   碰苍蝇别叫苍蝇碰！ 
马丁夫人   苍蝇不碰也会动。 
史密斯夫人   还是擤擤你的嘴巴子！ 
马丁先生   擤鼻子擤出个苍蝇拍子。 
史密斯先生   前哨遇冲突。 
马丁夫人   斯卡拉姆齐！ 
史密斯夫人   伪君子！ 
马丁夫人   你有一快尿片子。 
史密斯先生   你把我来当吹子。 
马丁夫人   伪君子摸枪子儿。 
史密斯夫人   别碰别碰，一碰就崩。 
马丁先生   苏里！ 
史密斯先生   普鲁道姆！ 
马丁夫人和史密斯先生   弗朗索瓦。 
史密斯夫人和马丁先生   科贝。 
马丁夫人和史密斯先生   科贝·苏里！ 
史密斯夫人和马丁先生   普鲁道姆·弗朗索瓦。 
马丁夫人   咕噜咕噜学火鸡，都学火鸡咕噜噜。 








史密斯夫人   克里司拿木尔第；克里司拿木尔第！ 
史密斯先生   教皇打滑！阀门里有教皇，教皇倒无阀。 
马丁夫人   百货商场卖巴尔扎克，有个元帅叫巴赞纳。 
马丁先生   画真美，尽亲嘴，真他妈的活见鬼！ 
史密斯先生   阿，丝，依，哦，于，阿，丝，依，哦，于，阿，丝，依，哦，于，依！ 
马丁夫人   贝，西，得，弗，克，勒，墨，钠，扑，儿，丝，第，威，度不勒威，依克丝，柴特！ 
马丁先生   水装蒜，蒜装奶！ 
史密斯夫人   （模仿火车的声音）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史密斯先生   这！ 
马丁夫人   甭！ 
马丁先生   打！ 
史密斯夫人   那儿！ 
史密斯先生   快！ 
马丁夫人   打！ 
马丁先生   这！ 
史密斯夫人   儿！ 
[众人狂暴至极，彼此朝着对方的耳朵大叫。灯光骤灭。黑暗中，只听得众人越来越快地，有节奏地叫喊]
众人   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 
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甭打那儿，打这儿！ 
[声音突然中断。灯光复明。马丁夫妇像本剧开始时史密斯夫妇那样坐着，一成不变地念着史密斯夫妇在第
一场戏中的台词。戏重新开始，然而幕徐徐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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